
农村“五风”问题史料剖析

李建中 (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南阳 473004;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由于将公社作为唯一的核算单位，致使农村的“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

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并破坏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对农村“五风”问题的史料进行剖析，旨在

以史为鉴，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方向。
关键词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平二调;“五风”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6611( 2012) 02 －01252 －03

作者简介 李建中( 1970 － ) ，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从事当代中

国经济史研究，E-mail: lijanzhong1973@ sina． com。
收稿日期 2011-10-17

1 农村“五风”兴起的原因

1． 1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 1958 年 8 月 29 日，北戴河会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

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

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

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

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很快

就能实现，而人民公社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

式，这导致全国各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急于由集体所有

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全国所

有的公社都以公社作为唯一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全社范围内

采取全民所有制，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切生产要素，

包括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都归公社集体所有，在全社

范围内统一使用、统一调拨; 农副业生产由公社统一领导、统
一管理、统一经营，个人消费资料实行全社统一分配; 大部分

公社甚至将社员个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工具、家具、
厨具、房屋、衣被和钱款等也收归公社所有。很明显，公社干

部认为整个公社的人、财、物都归他们管理，所以他们拥有处

置权。因此，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必然引起“共产风”、“浮

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

“五风”。人民公社内部以生产要素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统

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统一分配的管理体

制，是农村“五风”盛行的制度性根源。
1． 2 农村工作方向出现偏差 大跃进期间，我国农村工作

的方向出现偏差，工作重点不是以正常的农业生产为主，而

是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搞以集体养猪为主的副业生产，大

办初、高中教育，大办地方工业，大修小铁路、小公路，大伐

木，大采集，大改耕作制度，大采矿等。这些“大搞”、“大办”
的举措，极大地分散、浪费了劳动力、物资和金钱，影响了正

常的农业生产和田间管理工作，同时这些“大办”绝大部分投

入多、产出少，得不偿失。尤为严重的是，“大办”成了各级干

部大刮“五风”的名正言顺的借口。公社要炼钢铁，干部们就

冠冕堂皇地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动力、工具和钱款

等，有些地方为了炼钢，将社员的铁锅、铁锁都拿去炼钢了;

公社要办一所初中和高中，干部们就无偿征用生产队的耕

地，调拨生产队的桌椅板凳; 县里要建万头猪场，要建商品蔬

菜生产基地，就无偿占用生产队的土地，无偿调拨社员私人

的生猪等。1960 年 12 月 30 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

“大办”与“五风”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只要一搞

‘大办’，农村马上就刮‘五风’，‘大办’不止，‘五风’不停。
‘大办’过程中一旦缺钱缺物缺人力，马上就刮‘共产风’，把

下面生产队和社员的人财物‘一平二调’上来，随便把别人的

东西抓过来，归自己所有，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县、公社、大
队以及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刮过来的钱财，不是全部投资

于‘大办’，而是有一部分被干部贪污浪费了”。
2 农村“五风”的表现

2． 1 “共产风” “共产风”是农村“五风”的核心内容，其主

要表现是“一平二调”。所谓“平”，就是在公社范围内实行

贫富拉平，平均分配; 所谓“调”，就是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

产队或者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共产风”违背了社会主义

的按劳分配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可以说是无偿占有生产队

和社员的劳动成果。刮“共产风”不是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的

个别现象，而是刮遍全国。正如前面毛主席所说，中央支持

各地“大办”这，“大办”那，虽然没有直接号召大家刮“一平

二调”的“共产风”，实际上纵容了“共产风”的兴起。因此在

刮“共产风”和采取“大办”举措方面，责任人人有份，中央、
省、地、县、公社、大队和小队都有责任，甚至社员也有责任。
刘少奇 1961 年 5 月在其家乡炭子冲调查研究时，亲眼目睹

了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共产风”，他说“现在社员随便拿东

西，稻谷、小菜，随便就拿走了，红薯种上就被人拿走了，搞不

成器……个人的东西被随便拿走，公家的东西被社员随便拿

走，这就动摇了所有制。所有制不确定，就没有办法安心生

产。……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

想: 你拿得我就拿不得? 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种风气是上边

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2］。
全国各地刮“共产风”的情况不断反映到党中央，引起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天，

即 1959 年 2 月 27 日，毛主席讲到，“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

成立之后，刮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是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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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平。二 是 积 累 太 多，义 务 劳 动 太 多。三 是‘共’各 种

‘产’”［1］。他严厉批评了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要求

各地迅速纠正，但是各地“共产风”屡禁不止。如湖北省沔阳

县在党中央 1960 年 11 月 3 日发出“十二条”，要求纠正“五

风”以后，还在刮“共产风”，该县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

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

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

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
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所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

屋就拆，见粮就挑’。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打乱了。生产

队的土地被圈占，物资、资金、劳力被调走，加上干部瞎指挥，

底子越搞越空，群众说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

子’。上边刮，下边也跟着刮，公私、你我都不分了。社员的

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上

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1］。上面谈的只是

“共产风”在生产要素无偿调拨方面的表现，在社员个人收入

分配方面，“共产风”则突出表现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实

行免费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很多公社，今年( 1958 年)

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

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
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

盼头’( 共 产 主 义) ，‘五 不 操 心’( 吃、穿、零 花、孩 子、
工分) ”［1］。
2． 2 “生产瞎指挥风” 前面所说的这“大办”、那“大搞”，

可看作是农村工作中全局性的瞎指挥。在具体的农业生产

方面，全国各地都由公社统一指挥生产劳动，大队、小队干部

则成了公社干部的传话筒，成了机器人。如湖北省沔阳县通

海口公社“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

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

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 群众称

之为‘电气化’，就是靠电话。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

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

的。在同一块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

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这就是全公社统一行动的

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除此以

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

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

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

是腊月二十八日。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

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 1960) 有，今年也有的事实”［1］。
广大群众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讽刺“生产瞎指挥风”，其中一

首这样写道:“稀奇稀奇真稀奇，哪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

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1］。这几则史料令人啼笑皆非，农

业生产的季节性、分散性很强，播种、收获等方面，晚一天早

一天都不行，不可能由全公社统一指挥; 且如此对农业生产

进行瞎指挥，必然导致粮食及其他作物大大减产，造成农民

及全国人民缺粮少衣，猪、禽、蛋等副食品紧张的困难局面。
2． 3 “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全国都搞浮夸，各行各业都乱

放“卫星”，看谁的口号喊得高，比谁的调子唱得响，各级干部

习惯于说假话，不敢说真话，恐被戴上“右倾”帽子。1958 年

8 月 3 日《人民日报》社论写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

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

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
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

胆决定了的。也就是说: 人加上多少劳力，地就给你多少产

量。这就是说，当广大群众掌握了党的总路线的时候就会产

生多么伟大的力量! 人们从来也不敢想象的力量”［1］。紧接

着在 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又登了一篇名为《祝早

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其中写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

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

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

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上又一件大喜事。我们热烈地向发射

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同志们祝贺”［1］。由此可看出，上级

对下级说假话，搞“浮夸”的做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大加

表扬，这就使“浮夸风”愈刮愈大。“浮夸风”造成的危害无

法估量，最显著的危害就是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直

至征了过头粮，致使我国农村从 1959 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了

全面的粮食紧张局面，一些农民得了浮肿病。
2． 4 “干部特殊化风” “干部特殊化风”的第一个表现是

干部们普遍多吃多占，补贴工分( 农村当时实行劳动工分制)

太多。公共食堂做好饭后，干部们先吃; 生产队分东西，如粮

食、瓜果、蔬菜、现金等时，干部们先分多分; 干部们夜里开了

会议以后，吃夜餐，其伙食丰盛。“干部特殊化风”的第二个

表现是干部们普遍贪污浪费。1959 年 3 月郑州会议结束以

后，全国农村开始整风整社，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
问题，结果发现全国的基层干部普遍贪污浪费。如湖北省麻

城县( 其是革命老区) 于 1959 年 3 月 23 日 ～4 月 1 日连续召

开万人大会，讨论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粮食问题和算

账、退赔问题，“二十九日仅仅半天的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

题。好多生产队查起账来，对不上口。……生产队的干部普

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歧亭六队二十四个干部，有十九人

共贪污二千四百元，五个没有贪污的都是不在家的。生产队

一级的干部最严重，他们说，贪污十几块钱的算是‘清白干

部’，贪污一两百块的相当普遍，多的在千块以上。小队干部

也有贪污行为，但不多，一般的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块，贪

污的名目多得很: 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只有两万一千个

劳动力，却被生产队领去了二万三千个劳动力的工资。……
此外，还有贪污存款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

反正是见钱就抓”［1］。
2． 5 “强迫命令风” “强迫命令风”既是农村“五风”的一

方面，又贯穿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

殊化风”之中。上级刮小队和社员的“共产风”时，理所当然

地遭到小队和社员的反对，此时上级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

取强迫命令的办法，逼着小队和社员交出生产资料和现金

等; 当群众不听从干部的瞎指挥时，干部也利用权力对群众

进行强迫命令，迫使群众就范; 当群众不满干部说假话，搞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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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时，干部就对群众进行压制，甚至打击报复; 当群众对干部

搞特殊化，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表示不满时，干部更是打击报

复，处处刁难。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干部瞎指挥，群众不

服从; 群众不服从，干部就搞强迫命令。各地比较普遍的办

法是开‘整风会’，‘战地会’，反‘右倾保守’思想，搞‘辩论’，

戴‘帽子’。群众怕整、怕战、怕反、怕辩、怕戴帽子，干部说什

么，只好办什么”［1］。
总之，农村的“五风”互相连贯，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

环，共同对我国农村和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
3 农村“五风”的危害

3． 1 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滑

大跃进时期，由于我国农村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

理体制，加之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
修交通、大搞深耕密植、大搞集体副业和大搞采矿等，而不是

将工作重点放在正常的农业生产上，再加上“五风”盛行，最

终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挫折。“五风”刮走了小队和

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工具、劳力和钱款等，这就直接破坏

了生产力，使小队和社员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活

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

社，“许多生产队粗略地计算一下，‘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

屋、死亡的耕牛、损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

人要损失五十元左右，多的达到一百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

于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全公社刮‘共产风’中农具损

失的情况是: 船损失百分之三十二，犁百分之二十三，耙百分

之二十四，耖子百分之十六，卜磙百分之十八，水车百分之

七”［1］。另外，“五风”还使社员对人民公社心灰意冷，对集体

生产失去信心，“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

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

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

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

叫群众哪有心思搞生产? 哪有心思爱护公物? 哪有心思提

高工效? 哪有心思细收细打”［1］? 如湖北省沔阳县的澎场公

社，“一九五八年以前，是全县比较先进的公社，这几年，由于

风‘刮’的大，瞎指挥的多，垮下去了，变成了全县最落后的公

社。该社三十三个生产队，没有一个不减产。……生产差，

收入少，负债年年增加。全社没有一个队不负债”［1］。
3． 2 破坏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五风”的盛行，使干部由

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变成了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也使部分

群众对社会主义发生了误解。如湖北省沔阳县，“党群关系

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不少

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严重影响了人民公社

的巩固。‘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群众骂‘共产风’是‘臭

炮’，骂干部是‘臭虫’。杨林尾公社党委会，一九五八年以

前，在向花队办重点，向花队减产，后来搬到中心队办重点，

中心队又减产。群众骂他们是秦雪梅( 扫帚星) ，‘走到哪里

败到哪里’……‘共产风’把人们都刮糊了，闹不清什么叫社

会主义，认为‘一拉平’，不分你我，就是社会主义。加上这两

年生活比较困难，有些人就以为，共产党只喜欢穷不喜欢富，

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刮‘共产风’，给唯恐天下不乱的分子，

造成了机会，他们从中浑水摸鱼，贪污搞鬼，有些好干部也被

拉下了水，有的整个基层组织给烂掉了”［1］。
4 结语

“五风”盛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并破坏了干

部与群众的关系，因此，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政策，于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停止了所谓的各种“大办”，彻底纠正了“五风”，并将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小队，且恢复了

社员家庭的自留地，允许社员进行一些家庭副业生产等，使

我国的农业生产迅速从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侵

袭中恢复过来。以史为鉴，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

需明确方向，脚踏实地地开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册［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72，143，393 －396，86，365 －367，
45，47，176 －177．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1985: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331．

( 上接第 1222 页)

的放矢地完成教学目标。同时，由于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进一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评价的

改革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自我

完善，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治安，陈展宇，武志海，等． 植物生理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J］． 安徽农业科学，2010，39( 4) :2510 －2511．

［2］潘瑞炽． 植物生理学［M］． 5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 －5．
［3］金春玉，金英姬． 怎样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医学教学模式［J］．

现代医药卫生，2008，24( 5) :790 －791．

［4］汪忠． 普通高中生物选课与学习指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 －26．

［5］李富恒，朱祥春，王豫颖． 植物生理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24( 2) :44 －46．

［6］张志良，瞿伟箐，李小芳．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 4 版． 北京: 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9:1 －270．
［7］李合生． 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 －132．
［8］赫再彬，苍晶，徐仲． 植物生理学实验［M］．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2000:1 －136．
［9］张志良，瞿伟箐．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 3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0:1 －260．
［10］高俊凤．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

142．

4521 安徽农业科学 2012 年


